
! ! ! !中秋节下午，阳光火辣辣的，似乎
仍未跳出上海罕见的高温圈。我背上
了沉重的手风琴，登上青徐线长途车。

上了车，只见十分拥挤。正在发
愁，忽听有男女小青年纷纷热情招呼
我，不约而同地给我让座。我谢声连
篇，选了一位男青年座位坐下，然后将
手风琴放于身旁。
“老伯，这琴很沉吧。”小伙子站在

我身边，掂掂手风琴琴带，轻声问。
“最大号的琴，有三十多斤哩。”我

微笑地回答。
“您上哪儿去表演呀？”
“到上海北新泾，长宁区民俗文化

中心去演出。”接着又用沪语说：“参加
《上海话·上海情》第一轮海选。”
“那我们倒是同路呢，那里我熟。

刚才见您刷了敬老卡，您老几岁啦？”
“哈！七十好几啰！”我笑着作答，

“重在参与么！”
个把小时，不知不觉到了徐泾东

站。我刚想背起琴下车往二号线车站，
只见那小伙眼疾手快，背起我那沉甸

甸的手风琴，拉着我的手，欲送我下
车。我心中咯噔一下，急切地说：“小伙
子，不用了。我背得动。谢谢你，不用
了，不用了……”我似乎有些语塞，心
中却真有些怕……

谁料，小伙子执拗地背着我的琴，
边走边说：“老伯，我不是坏人。这段路挺
远的。来，我背琴，您紧跟。不放心，可以
拽着我手中的马甲袋不放，好吗？”

我望着他那稍黑却十分可爱的
脸，只得讷讷地说：“那好吧，谢谢啰！”

小伙子迈开大步，我气喘吁吁，几乎
有点跟不上，心想，可能真的遇上……

这段路真的好长好长。我们终于
上了二号线车厢。小伙子将我的座位
安顿好，又将手风琴轻轻放妥，站在我
身旁。很快，列车来到了北新泾。小伙
子问清我要走 !号出口，又抢着背起
我那沉重的手风琴，一只手搀着我下

了车，边走边说：“老伯，还是挺远的，
我再送您到 !号出口吧。”

此时，随我如何解说，随我真切的
谢声不断，他只是热情洋溢地说：“老
伯，跟我走，没事的。”周边的人都投以
奇异的目光，还以为我俩在争吵呢。

出了 !号口，上了长长的自动扶
梯，抬头就见马路对面醒目的“长宁区
民俗文化中心”招牌。小伙边指点边对
我说：“老伯，参赛地到了。来，我帮您
把琴背上，我还要赶路。”

我紧紧握着他那热乎乎的大手，
不知该说什么好。小伙还在殷切地关
照我：“老伯，这儿太热闹了，过马路要
当心呵！”最后，边走边回头笑着说：
“祝您赛出好成绩。今后，若有幸再遇
上您，请您教我学讲上海话好吗？”

我含着老泪，连连点头，频频挥
手，目送他进入车流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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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余铁大门紧闭
去年清明，妻子驾车，一起去吴江

七都镇。路上，她提议顺道去太湖大学
堂，凭吊一下南师。我当然赞成。

车转过弯，由南怀瑾先生亲笔题
写的“太湖大学堂”五个大字赫然在
目，但铁大门紧闭。我上前询问笔直站
在石阶上的年轻保安，一直跟随南师
的马秘书是否还在？他答已不在了。又
问与南师朝夕相处的宏忍法师今在何
方？他摇了摇头，然后一脸严肃地望着
正前方。我本有他们的电话，无奈换了
一部手机，信息全部丢失。看着铁栅栏
里面的那一幢幢熟悉的建筑物，心里
涌上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悲怆。
两年前，"#$"年 %月 "%日，一代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走完了他传奇的
一生。我是从网上得到这个噩耗的，当
时正在国外旅行，当即发了一个短信
给宏忍法师。法师很快回复了这样几
句话：“老师太累了，需要休息了，我们
等待着他的回归。”显示了一个佛门弟
子对生命现象的淡定和达观，也透露
了她深深的怀念和悲哀。

!熊猫眼也没关系"

"&$"年 '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
一个电话，是一位上海中医药大学的
校友，询问我是否能为南环瑾先生治
眼底病。我感到有些突然。尽管我曾读
过练性乾先生编的《南怀瑾谈历史与
人生》，留下过较深的印象，但对南先
生的具体情况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晚上，我又接到太湖大学堂李女士的
电话，她较为详细地告诉我医院的诊
断，并再三强调是南先生提出要求采

用针灸治疗。我有些犹豫，因为老年性
黄斑变性至今仍是眼科学的难题，虽
然我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我面对的
是一位高龄老人和名人。然而盛情难
却，我还是答应试治一下。

一个春雨濛濛的下午，我驱车来
到太湖大学堂。从一张宽大的工作台
后面站起来迎接我的是一个前额宽
阔，银丝背梳的老人，身材瘦削，穿一
袭蓝布长衫。他双手抱拳，笑容可掬，
一叠连声表示谢意。满脸的慈祥和真
诚，没有一点我心目中名人的架子。

坐定之后，一旁的李女士告诉我，
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南先生的起
居和阅读，但他希望用传统的方法进
行治疗，于是联系到了曾为毛泽东做
过白内障金针拨障术的北京中国中医
科学院唐由之教授，唐教授告诉他们，
这一方法早已不做，再说他本人也已
(&多高龄，难以手术，建议用西医手
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上海一家
大医院手术摘除之后，南先生的视力
并无明显进展。并非手术不成功，而是
他眼底的黄斑病变。眼睛就像照相机，
等于是光换了镜头，底板不好仍难以
解决问题。南先生仍主张用中医医学
的技术治疗。于是找到了我。

我仔细阅读了他的病历之后，便
实事求是地说，依据我的多年治疗经
验，针灸对这个病的早期效果较好，对
后期只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南先
生笑着连声说：“控制就好，控制就
好。”我又说，针刺眼区穴位稍不当就
有可能因为刺破周围小血管出现眼周
青紫的“熊猫眼”。南先生宽容地说，
“不要紧，我现在没讲座。就是讲课也
没关系，找个墨镜一戴蒙混过关。”

南先生的针感很好，去针后，他当
即告诉我，眼前似乎亮了不少。我说这
是针灸的即时效应，过一会可能就消
失了。针灸真正要达到治疗效果，需要
累积效应，对这个病更是如此。临走
时，南老双手将两本书郑重地捧给我。
我一看，原来是唐代著名医药家孙思
邈的经典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
金翼方》。素色封面朴实无华，上有他
亲笔题写的书名，并标明为太湖大学
堂研读丛书。全书刻工精细、字迹清
晰、印刷精良，确是上乘珍本。他告诉
我，这个版本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宋代
版本，为了不使之流失，他在上世纪 '&

年代末离开中国大陆之后，一直带在
身边。这次他出资印刷多部，作为教
材，以广传播。

最后的那一句话
从此之后，我每周一次偶或两次

给他治疗。一个疗程之后，他感到视力
有所提高。结束治疗时，我在他自备的
几乎清一色中成药的小药房中，给他
配制了平时服用的药物，以维持效果。

)月下旬，女儿叮叮从英国学成归
国。她学的是建筑设计，听说南老师用
搭积木的方式构建太湖大学堂，非常
感兴趣，催着要去看看。我知道南先生
很忙，有些犹豫，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
宏忍法师发了个短信。谁知南先生立
即让马秘书与我联系，约定时间。

又是一个雨天的下午，我们一家
三口来到了大学堂。南先生从传统建
筑学的角度，谈了他对这几幢大楼的
构思，而且还特地请一位熟悉建筑的
学者带领我们欣赏每一幢楼房。这些
建筑，从外表看朴实大气，有汉唐雄沉
之风；而内部设计则极具现代实用性，
每幢构筑均按照其功能而各不相同。
特别是每一建筑在选址、朝向等多个
方面都运用了我国传统风水学的理论
与实践。

这天晚上，我们参加了被外界称
作“人民公社”的晚餐，来自不同领域
的人围坐一桌，南先生举筷一挥说：
“诸位，动筷，不吃白不吃。”就在他谈
笑声中开始，没有客套，没有敬酒，大
家无拘无束，十分轻松和谐。南先生特
别叫我谈谈年轻时在边疆行医时的趣
事，笑称这是人民公社晚餐的传统，属
于主题发言，而且不必准备，信马由
缰。我只能奉命。

结束晚餐后，南先生送我们到门
口，双手抱拳对我说：“张医生，这扇门
一直对你敞开，什么时候来我都欢
迎。”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了他对我
说的最后一句话。

通情达理的警官
$%(%年 $"月，我在冰

岛大学医学院留学，此后在
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六年。冰
岛位于北极圈，气候条件很差，一年中，能够见
到阳光和蓝天白云的日子不足二十天，绝大部
分的日子阴沉沉的，经常是连绵的雨雪天。如
此恶劣的气候里，驾驶汽车出行，成了生存的
基本技能。
我到了冰岛半年后考了驾照，并买了辆小

车。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我开车时处
处小心，牢记礼让三先，从不开快车，不到十分
必要从不超车。因此，从来没有来自警察的罚
单，我的冰岛同事都很敬佩我的遵纪守法。然
而，半年后，我收到了第一张来自交警的罚单。

那天，我从医学院图书馆出来，看到我汽
车前窗玻璃上有一张黄色单子，上面全是看不
懂的冰岛文。我只好拿着单子请教冰岛同事，
同事告诉我，这是一张违章停车的黄色罚单，
我必须在 $*天内到警局去处理，可能要付相
当于 +##美元的罚款。我感到很委屈：图书馆
前面的停车场很大，我停车时汽车也不多，为
了避免碰撞到别人的汽车，我还很小心地把车
停在最旁边。这样怎么会我罚款呢？
第二天，我利用午休时间去了警局。警官

很客气地用英文对我说：“教师先生，你把汽车
停在了禁止停车的地方。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
路边有一个消防栓，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停放任
何车辆和堆放东西的。”我这才明白自己停错地方了。一面认
真承认错误，同时也准备掏钱付罚款。可是警官从电脑查阅了
我的行车记录后，又对我说：“教师先生，你才到冰岛一年不
到，可能你看不懂消防栓前面用冰岛文书写的禁令通告，我们
希望你以后停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这次可以不罚款。”
在冰岛的第一张黄色罚单就这样处理过去了。但是，不付

罚款的罚单在我心中留下永不消失的一课。此后，无论是在哪
里，每次停车时我都一定要看清楚旁边有无消防栓。

无需付款的罚单
第二张冰岛罚单是一张红色罚单。那是周末，我到医学院

实验室加班。返回宿舍途中，有一段路先要上个小坡，然后小
转弯向左开。四月的冰岛，细雨蒙蒙，已近中午，天色仍灰蒙蒙
的，路面还有少量没有融化的冰雪。路况不好，我慢慢地向前
开，上小坡左转弯后，我开得更慢。
此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有辆警车一直跟在后面，警车顶

上，蓝白双色警灯一直不停地闪着，不过没有拉响警报。我想，
我没有违反交通法规，或许是前面出了交通情况吧，于是，继
续往前开，并很有礼貌地向路边靠，以便让警车从我的右面超
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警车竟然在我的前面停下！
难道我违反了交通法规？我只好将车停在路边。从警车下

来两位装备齐全的警官，他们看我是外国人，客气地先检查我
的驾驶证和行车证，然后很严肃地问我有没有看到后面的警
车？我如实回答看到了。警官更加严肃地说：“看到警车，为什
么还向前开了 '##多米不停车？”我解释说：“我驾车没有违
章，你们也没有开红色警示灯和拉响警报，我以为与我无关，
就没有停车。但是，我已经向路边靠了，并让你们超车，我没有
影响你们的公务。”接着，我还多加了一句：“在我们中国，警车
执行公务要亮红色的警灯并拉响警报，驾驶员才会停车。”
听到我的这些话，警官严肃的表情有了一些变化，继续用

英文向我解释：“在欧洲和我们国家，不是特殊情况，是绝对不
允许拉响警报的，因为警报声不但是噪音污染，而且严重影响
周边驾驶员的正常开车，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交通混乱，以致严
重事故的发生。”这番解释，使我深深体会到冰岛交通管理的
科学化和人性化。
最后，一位冰岛警官交给我一张红色罚单，并告诉我：“刚

才你在小转弯左行时没有打左转向灯，违反交通法规，这样是
很容易造成追尾事故的。但这次我们不罚你款，只要你保存这
张红色罚单，以后开车转弯时，千万记住开转向灯，避免不必
要的交通事故。”
拿着这张不需要付款的罚单，深感愧疚，至今难以忘怀。
回国后，难免要与交警打交道，我常常会想起在冰岛的这

两张交通罚单。有时我想：不需要付款的红色罚单，往往比交
钱的罚单更让人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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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怀瑾先生治眼疾 ! 张 仁

路遇小伙 ! 梁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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